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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经费的保证，从此真正开始了我的科

研工作。我们的科研成果陆续展现，仅在

2003年的一年里就在重要期刊《德国应用

化学》上发表了3篇文章，得到了同行广

泛关注。我于2003年9月首次申请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并成功地全票通过答

辩，成为当时最年轻的获得者。我们课题

组也不断发展壮大，在基础研究和高技术

转化方面不断取得新成绩，步入了良性发

展轨道。2007年底杰青基金结题答辩时被

评为“优秀”，我本人也获得中央国家

机关优秀青年称号、中国科学院优秀研

究生导师奖、中国科学院-Bayer（拜耳）

启动基金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GM
（通用汽车）中国科技成就奖、中国化

学会-BASF（巴斯夫）青年知识创新奖

等。令我欣慰的是，我现有十余名学生活

跃在教学科研和国防的一线，他们当中两

位已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厚德载物，善待他人，乐于奉献。在

做好科研活动的同时，我积极参与社会服

务工作。曾任中科院化学所团委书记，获

得了中央国家机关“五四”红旗团委；

之后兼任中科院团委副书记，为全院的青

年人成材成长贡献了力量。在此过程中，

以一颗宽容的心，更加学会了如何善待他

人，尊重他人。2006年兼任中科院化学所

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

任，在工作中充分体会着对集体对社会多

一些奉献，少计较个人得失就能多一份收

获的乐趣。我于2008年初被推举为中科院

化学所副所长、党委副书记，负责研究生

工作和国内外学术交流，现兼任中国化学

会秘书长。有大量繁重的社会工作，任重

道远，在清华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校训指导下，给了我们永不松懈的动力。

1986年新生入学报到的时候第一次坐

校车从南校门进入清华园，感觉校门很

大，南北干道很宽，校园很深；迎新站的

老生也特别多，好多人举着牌子和旗子围

着校车喊系名，感觉很热闹，也很亲切。

此后每年新生入学，只要有空我都会去迎

新现场，那种感受至今还在。

入学后第一次了解到美国人为了培养

亲美的中国精英而利用庚子赔款建了清

华，心中五味杂陈，我想，这恐怕是清华

对我最有影响的教育了。而礼堂门口草坪

南侧日晷座上的“行胜于言”和三教外墙

上的“严谨、勤奋、求实、创新”当然对

我的人生原则、做人处事方式影响也很

大。但想起来，庚子赔款的历史背景赋予

了更加厚重的内涵和强大的渗透力。

入学后和同学们关系处得很好，都是

年轻人，几乎无所不谈。80年代学生生活

“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
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

○王希勤（1986级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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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现在相比相对单调，至多有个随身听，

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没有

游戏机，甚至一座宿舍楼只有一部固定电

话，一层楼共享一台电视机。但是这更加

有利于我们班上的同学一起游乐、学习。

班级会组织一些集体的周末郊游、节日联

欢、文体比赛，或者党团组织活动等。我

担任过班长和班上的生活委员，主要是为

同学服务，平时组织一些活动，每个月给

全班同学发放粮票和生活补助，因此跟全

班同学联系的机会最多。

如果问问那个时代的校友，就知道大

家最喜欢“卧谈”：宿舍熄灯后，同宿舍

的同学神侃，有时候还有隔壁宿舍同学参

加，话题无所不包，海阔天空，有争论、

有调侃、有切磋、有宣泄。这种环境中大

家彼此毫无保留，无所顾忌，形成了一种

独特的宿舍文化。

寒暑假放假回家，互相之间还是喜欢

多多联系，那时候没有电话和网络，要说

时代特色当数“鸿雁传书”，彼此联系要

通过书信来往。我每次假期都会收到不少

信，大家交流假期回家后的体会，诉说思

念之情，有时也借这种形式把过去一个学

期发生的不愉快消除掉。现在时常拿出来

翻看，时而沉默、时而微笑，这才是“青

春的纪念册”啊。

很快就说到毕业了，我仍然记得本科

毕业时，作为预备党员参加的一次组织生

活的情况。当时，同学们面临毕业，毕业

后的去向成了那次组织生活的主要话题。

记得我当时讲了这么一段话，大意是：当

年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劝谭嗣同一起去

日本。谭嗣同说，没有人出走，将来就没

有希望了；没有人留下，我们的君主怎么

办呢？（“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

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天同学们分

手，情况自然和当年戊戌变法绝然不同。

但是，有去有留的道理却是一样的。我们

中间相当一部分同学要到国外深造，将来

很可能不会回来了。如果大家都这样，我

们的国家怎么办呢？我愿意留在国内，做

个坚定的留守者。这个国家总得有人来建

设，有人愿意为此做出牺牲。我留在国内

打基础，等到同学们学成了，国家也发展

了，到时候你们回来条件要好得多。

20多年过去了，情况确实如我当年所

说，我们的相当一部分同学留在了国外。

真正在国内工作的只有一半左右。留在清

华大学工作的电子系1986级本科毕业生

只剩下包括我在内的两个人。国家的形势

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过持续多年的高

增长，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都上了一

个很大的台阶。我个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虽然很微弱，但深感欣慰，因为我亲身参

与了整个过程，为了这个国家、为了这个

学校尽了自己的绵薄之力，兑现了自己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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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诺言。随着国内环境的改善，我的同

学频繁往来于中美之间，经常有见面的机

会。他们的发展也非常令人高兴，相当一

部分已经事业有成，正在考虑回国干点什

么，为国家做一点事情。有些已经通过千

人计划、百人计划等陆续回来了，或者带

着资金和技术回国创业来了。他们对国家

的贡献也一定会很大。

20年弹指一挥间。回想起来，当年组

织生活会上的发言，虽然稚嫩，倒也成了

我这么多年一直坚持的准则。或许也正是

因为这样的坚持，使得我能够在过去的20

年中始终沿着一个方向努力，避免了太大

的动荡和起伏，也躲过了太多的诱惑和陷

阱，算是一种幸运吧。

今年是百年校庆，回想20年前我们六

字班毕业时，刚好是80周年校庆，赶在了

点上就难免沾些光，不管是否真有人羡

慕，自己想起来总不免有些得意！

我属上海考生，那一年高考改革：先

自己估分，再填报志愿，这无意间成全了

我后来的清华梦。那时我对院校专业还没

概念，但发现了汽车工程专业之后，其他

的神马都化为了浮云。我鬼迷心窍地投奔

了汽车工程（冲动是魔鬼，偶尔也会碰上

一回心善的魔鬼！），第一志愿就报了清

华汽车系。至今也未必能说明白是什么让

我如此坚决，不过想想——首都北京、最

知名学府、有机会开车的专业、北方的豪

情——还有比这更美的梦吗？！

等录取通知的日子很平静，也在另一

种平静中结束——那天下午骑车回家，帮

一老者追两小伙，抓他们的车时失去平衡

狠狠地摔在路上，右侧大腿、肩膀、胳

膊肘磨得不轻，只好蔫蔫去了医院。晚上

我妈下班回家，我一开门只露左半边，接

过来的竟然是清华的录取通知书，而且就

是汽车系。乌拉！实乃一心所属、摔得又

沉，心“诚”所致也。

带着刚结痂的半边伤，来到清华园一

号楼343室安营扎寨，一切都很新鲜，在

这里我结下了青年时代最深厚的友谊，也

和自行车结下了缘。在清华没有自行车可

真不行，开学不久我就以五十大洋购老坦

克一辆。日后虽故障不断，却也是自家麾

下宝马，立下“汗车”功劳——上下课、

晚自习、游北京、爬香山、览密云黑龙

潭……可能是架不住超强度劳作，没有补

充保养，终于在第三年暑假回来时发现它

我与清华园
○吴  欢（1986级汽车）

2008年2月与儿子吴驿尘（左）返校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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